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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
（三）关于八路军在抗战中的状

况。任弼时说，八路军有“极丰富的游

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为使其逐渐在

中国抗战中起决定意义的作用，需要

以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不但在数

量上要继续扩大，并且在技术装备水

平上提高，使之成为近代化军队，成为

抗战中一支最有力的突击力量，一方

面可以给敌人以很大打击，同时更能

推动抗战各方面的进步。

（四）关于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

任弼时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最近两年

来的努力，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

的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中国走向反日

侵略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地位大

大提高，“在中国抗日战争发展中，将

要 取 得 更 加 重 大 的 领 导 和 推 动 作

用”。决定中国是否能够坚持抗战直

至最后胜利，依靠于中国共产党政策

的是否正确。因此，“更加健全和发展

自己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

是党在建设问题上最基本的任务”。

任弼时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说明补

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

有很强的说服力。共产国际经过讨

论，于 6 月 11 日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

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承认了“中

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肯定

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

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

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

本的侵略”，赞同“共产党应该运用自

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

本军队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要以

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为模

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

地”；“在日本占领区域内，必须组织农

民参加游击队”。

从上述《决议案》中，可以看出共

产国际对中国抗战中的许多问题认识

的转变。特别是 7 月，王稼祥离莫回国

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

会见王稼祥和任弼时，明确指出：“应该

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

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

争领导人了”；“今天，日寇特别要很巧

妙地挑拨破坏党内的团结”，“在领导机

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

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9 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

席团的决定》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中

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通过《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发出

国际援华号召，开展政治上、道义上及

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战运动。9 月 8 日

《新华日报》全文公布《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如今人们熟

知的加拿大的白求恩、美国的马海德、

奥地利的罗生特、印度的柯棣华等国

际主义战士就是在此后不久相继来华

支援中国抗战的。

王稼祥回国后，9 月 14 日先向中

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

特洛夫的指示。半个月后，又向中共

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代表们传达了

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最终，中共扩大

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

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

线和具体工作。会议批评了王明在统

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

在全党的重要地位。

任弼时自 1938 年 7 日正式接替王

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始，化名陈

林。直至 1940 年 2 月底离任。在不足

两年的时间里，不但出色地担当了中共

与共产国际间一座功能颇强的“桥梁”，

并且竭尽全力在共产国际的讲坛上、报

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中国抗战、中共

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思想。

1938 年 7 月 6 日，“七七”抗战一周

年前夕，他在《真理报》发表《中国人民

的卫国战争》一文，向苏联人民介绍中

国的抗日战争；同月，在《共产国际》杂

志第七期发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及其发展》一文，向国际无产阶级

及各国共产党回顾中国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建立的历史，说明巩固和扩大抗

日民主统一战线是中国最后战胜日寇

的惟一正确的条件。文章强调，中国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具有远大

的前途；1938 年 5 月，毛泽东的《论持

久战》发表，9 月任弼时就在《真理报》

发表《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宣传毛

泽东持久战思想。 （206）

黄达到兄弟部队联络的结果，带

回了当前的情况和野战军首长的作战

部署。另外一个由胡克负责的联络小

组，还没有回来，就是不能完成他的任

务，也不关重要。这些，加上在羊角庄

到匡庄的路上和华静有趣有味的谈

话，在从匡庄回来以后，又睡了四个钟

头好觉，使他不能不有一种过去生活

中所没有的充实、新鲜而又有光彩的

感觉。同时，他也认定这是就要到来

的巨大战役的胜利预兆。他吃了一顿

美味的晚餐，吃的是难得吃到的白面

水饺（白面是老战友龙泽送的，卷心菜

和豆腐做的馅子，是母亲一样的葛老

大娘送的），并且喝了一杯有点微酸、

但是甜蜜蜜的山芋酒。

点灯以后，听了洪锋关于俘虏口

供的汇报，重新看了看黄达带回来的

兄弟军王军长的信，以及看到、听到村

庄上碾小米、磨高粱、赶运粮草的紧张

忙碌的现象，梁波的情绪又突然起了

变化。他的方而微圆的脸，在黄漾漾

的灯光下面，呈现着忧虑、苦恼、不安

的神情。他不住地摸着脑袋，时而坐

着，时而站起，平时的笑态、趣话，一下

子消失掉了。

干部们对副军长心里想的什么，

这种神态由何而来，全不了解，默默地

惊异地望着他。

梁波的脑海里，浮动着一个迷蒙

的设想。根据洪锋关于俘虏兵口供的

叙述，他认为明天就对这个敌人发起

攻击，缺乏充分的条件，也就是说，存

在着不少的客观上的困难，甚至有失

败的危险。他具有一个良好的指挥员

的习惯：对于每个战役和战斗，从困难

方面和可能失败的结局上多加考虑。

“要我们包干歼灭吐丝口九千个

敌人，已经确定了？不会再有改变！”

梁波向黄达问道。

“确定了！不会改变！王军长把

野战军司令部的电报给我看了的！”黄

达清楚明确地回答说。

“ 攻 坚 的 任 务 ！ 强 攻 硬 打 的 任

务！”梁波用沉重的声调说。

“爆破这一回用得上了！”黄达说。

“你们听到群众有什么反映？群

众的情绪怎么样？”梁波问道，他的眼

睛望着郎诚。

“听说要打，群众高兴透了！我沿

途看到每个村庄，差不多每个人家，都

在磨粮、弄面、扎担架，一路上，大车、

小车不断。”郎诚兴奋地说。

“没有听到什么议论？”

“程专员问了我两句。”

“他问两句什么？”

“他先问：‘你们是七战七捷的队

伍吧？’我说：‘是的！’他又问：‘涟水战

役你们参加了吗？’我说：‘参加的。’他

听了我的回答以后，本来很高兴的脸

色，马上就阴沉下来。我看到他那种

表情，心里真是不高兴，很想刺他两

句！”

“你想刺他两句什么？”

“我想对他说：‘山东的敌人，由你

们山东人打吧！涟水战役要是由你程

专员指挥，一定是不会失败的！’要是

他再说什么涟水战役不涟水战役的，

我这两句话板定要说！”

“后来，他没有再说什么？”

“他说：‘我们一定支援你们把这

一仗打好！’”听了郎诚的这些说话，梁

波冷冷地笑了笑。

“同志呀！你是当过县长的吧？”

梁波问郎诚道。

“当过。”郎诚羞愧似地笑着说。

“县长对专员应该这个态度？”

“我也不是在他这里当县长的！

打了败仗就该受轻视？”

“你是个善观气色的相面先生？

人家脸色变一下，你就知道是轻视你

们打过败仗？”

“我也不是小孩子！我看得出来，

他对我们不信任！不然，他怎么说支

援我们把这一仗打好？”

“我不跟你辩论！告诉你吧！程

专员担心，我也担心！消灭这个敌人，

不是简单的！”

“我也有这个感觉，有人对我们看

不起！让他们看看，这一仗打得怎么

样？”黄达愤愤地说。梁波望望黄达，

又冷冷地笑笑。梁波到这个军来工作

以后，感觉到他所接触到的大部分干

部和战士们，对任何困难和任何敌人，

表现出不低头不屈服的英雄气概，一

心一意地追求着全军的功劳和荣誉，

是一种良好的现象。单从今天几个小

时的工作来看，也能够证明这一点。

他们经过半天一夜的长途行军，接着

就辛苦奔波地执行了工作任务，完全

忘记了休息和睡眠，并且把任务完成

得很不坏。但是，他同时感觉到他们

急躁、不冷静，求战心切，求功的心更

切，有些干部象郎诚、黄达他们就有这

种心理情绪，把在涟水战役中受到挫

折，撤离了苏中、苏北根据地，当着是

一种羞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47）

逃到安全地带以后，伊

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就倒在

一 棵 被 炮 弹 炸 断 的 松 树 底

下，缓了缓气，立即就看到了

朝他走来的加夫里尔·利霍

维多夫。他像醉汉似的脚步

乱踏，两眼看着地面，一只手

好像在空中捉什么东西，另

一只手仿佛在拂去脸上看不

见的蛛网。他的步枪和马刀

全不见了，汗湿的棕色头发

直垂在眼前。他绕过一片空

地，走到伊万·阿列克谢耶维

奇跟前，停下来，用歪斜、恍

惚不定的目光看着地面。他

的膝盖轻轻地抖动着，腿弯

了下去，伊万·阿列克谢耶维

奇觉得，利霍维多夫蹲下去

的样子好像是为了要飞起来

似的。

“是啊……你知道，怎么

能……”伊万·阿列克谢耶维

奇刚开口想说什么，只见利

霍维多夫的脸抽搐起来。

“你住嘴！”利霍维多夫

叫道，然后蹲了下去，扎煞着

手指头，惊骇地四面张望着。

“ 你 听 着 ！ 我 来 唱 支

歌，神鸟飞到猫头鹰跟前，

说：

你 说 说 ，亲 爱 的 猫 头

鹰，

你说说，库普列亚诺夫

娜，

谁比你的官大，谁比你

的官高？

老鹰是国王，

老鹞是少校，

老鵰是大尉，

山 鸽 是 乌 拉 尔 的 哥 萨

克，

家鸽是近卫军，

斑鸠是常备兵，

白头翁是加尔梅克人，

寒鸦是茨冈少女，

喜鹊是贵妇人，

灰脖鸭是步兵，

鸿雁是摩尔达维亚女人

……”

“你等等！”伊万·阿列

克谢耶维奇脸色苍白，请求

说。“利霍维多夫，你这是怎

么啦？……病了吗？啊？”

“别打岔儿！”利霍维多

夫的脸都涨紫了，努着发青

的嘴唇，傻笑着，仍然用那种

令人不舒服的朗诵调子继续

唱道：

“鸿雁是摩尔达维亚女

人，

野雁是傻瓜，

天鹅是捣蛋鬼，

白嘴鸦是炮队，

黑老鸹是巫师……

鱼鹰是提琴手……”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

跳起来，说：“咱们走吧，咱们

到自己人那儿去吧，不然的

话 ，德 国 人 会 把 咱 们 捉 去

的！你听见了吗？”

利霍维多夫挣脱手，嘴

唇上挂着冒热气的唾沫，急

急忙忙地继续唱道：

“夜莺是音乐家，

燕子是巨人，

仙鹤是光肚汉，

翠鸟是税吏，

麻雀是十人长……”

歌声突然中断了一下，

但 又 沙 哑 地 拖 着 长 声 唱 起

来。从他那龇着牙的嘴里迸

出的已经不是歌声，而是越

来越刺耳的狼嗥了。尖利的

犬牙上沾满了珍珠似的唾沫

珠。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

恐怖地看着不久前的好伙伴

发疯的斜眼，看着他那头发

紧贴在头皮上的脑袋和象蜡

塑的耳朵。

利霍维多夫已经是在愤

怒地吼叫：

“ 军 号 奏 起 光 荣 的 凯

歌。

我们渡过了多瑙河

土 耳 其 的 苏 丹 已 经 战

败，

基 督 的 信 徒 被 解 放 出

来。

我们像蝗虫一样，

飞过山岗。

所有的顿河哥萨克，

都端着别旦式步枪。

我们要把你们这些小火

鸡，

个个都剥得精光。

把你们的孩子，

全当俘虏带回家乡。”

“ 马 丁 ！ 马 丁 ，到 我 这

儿来！”伊万·阿列克谢耶维

奇一看到马丁·沙米利正一

瘸 一 拐 地 从 林 间 空 地 上 走

来，就大声喊起来。马丁拄

着步枪走过来。

“快帮我把他领走。你

看见了吗？”伊万·阿列克谢

耶 维 奇 用 眼 睛 看 了 看 疯 子

说。“他吓坏啦。血全都涌到

脑袋里啦。”

沙米利从衬衣上撕下一

只袖子，包扎好受伤的腿；他

看也不看利霍维多夫，挽住

他的一只胳膊，伊万·阿列克

谢耶维奇架着另一只，走了

起来。

“ 我 们 像 蝗 虫 一 样 ，飞

过山岗……”利霍维多夫的

喊声已经弱了。

沙 米 利 痛 苦 地 皱 着 眉

头 ，央 求 他 说 ：“ 你 别 叫 嚷

啦！看在基督面上，别叫嚷

啦！你已经飞够啦！别叫嚷

啦！”

“我们要把你们这些小

火鸡，个个都剥得精光……”

疯子从两个哥萨克的手里挣

脱出来，不停地唱着，只是偶

尔用手巴掌按按太阳穴，牙

齿咬得咯吱咯吱地响，下垂

的颚骨直哆嗦，发疯的、冒着

热气的脑袋朝一边歪着。

第四章
在斯托霍德河下游约四

十俄里的地方，正在激战。

密集的炮火已经不停地轰鸣

了两个星期。每天夜里，远

天紫红色的夜空就被探照灯

的折光切得支离破碎，它们

像淡红的霞光闪耀着，互相

眨着眼睛，使那些从这里遥

望这一片霞光似的战火的人

们也不寒而栗。 （196）


